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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吹百合香
 蘇振峰

                    在山坡上
                    在村路邊
                    都可以尋覓
                    到你的芳影

                    色彩艷麗的花瓣
                    總是吸引
                    路人駐足問候

                    英雄
                    不問出身
                    你自信地
                    綻放在
                    情侶的手中

                    綻放在
                    高雅的殿堂之上
                    你的聖潔  
                    光芒四射

                    你的出現
                    無需
                    更多的言語
                    表達

                    一陣微風
                    掠過
                    帶走了
                    你的一抹
                    幽香

                    美了
                    一片天地
                    陶醉了
                    一群人

                    你燦爛地
                    笑了

452

峨眉山的額頭在閃光（組章）

徐澄泉，重慶萬州人，現居四川樂山。
出版有《純與不純的風景》《寓言》《一地
黃金》《誰能佔卜我的命》等7部詩集。系中
國作家協會會員，樂山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在石縫裡摳金子
在喀斯特的皺紋裡栽水稻，顆粒無收；
在喀斯特的皺紋裡種玉米，聊勝于無；
喀斯特的皺紋裡，偶爾滾出幾個土豆和

紅薯，稀稀拉拉的隊伍，好像國民黨的垮桿
兒兵……

大山深處的沙灣人啊，窮「瘋」了。
「試讓堅硬的骨頭，長出柔軟的肉！」
一 個 叫 廖 萬 夫 的 「 瘋 子 」 ， 瘋 狂 嘗

試 —— 千 萬 隻 「 川 佛 手 」 ， 伸 入 「 喀 斯
特」。

心誠則靈，手勤則富。黃澄澄的佛手
柑，含笑拈花，猶似我佛伸出讚許的手指，
點石成金。

綠化村、玉禪村、羅一村、寨子村……
眾多鄉鄰，一起瘋。柔毛淫羊藿、金絲皇
菊、紅參果……一堆一堆的土疙瘩，從石縫
裡摳出來，直接送入加工廠。標準化車間，
吃進去綠色的植物，吐出來黃燦燦的金子。

初夏一日，幾架無人機盤旋實驗田上

空，澆水、施肥、噴藥，或許也是展演？
一群慕名而來的觀光客，好奇地，把脖

子伸向藍天。
綠色發展，現代農業，農旅融合，研

學基地，網紅打卡地……時髦的詞語，在二
峨山三峨山的重重褶皺裡，甘泉一樣汩汩流
淌，匯入大渡河。

在軫溪遇見徐文科
他曾在我的一首詩中活著。
在沙灣軫溪烈士陵園，我再次與他相

遇。他站成永垂不朽的紀念碑，成為我的旗
幟和路標。

1965年9月3日，成昆鐵路大橋灣隧道施
工現場，徐文科把生的最後一絲希望推給戰
友，把自己23歲的生命鑄成山體的一部分，
托起路基和鐵軌，托起遠方與藍天。

他盤桓在大小涼山的高山大河間，蜿蜒
在祖國西南的大動脈上——

一隻蒼鷹在翱翔。
一介山魂在呼喊。
他是偉大的路魂！也是平凡的戰士。他

是1900多個英靈之一，也是30萬築路大軍的
一員。

「 為 有 犧 牲 多 壯 志 ， 敢 叫 日 月 換 新
天！」不是標語，不是口號，是徐文科和他
的戰友們的口頭禪。逢山開路，遇水架橋。
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他們把肉體和靈
魂，提煉成真理與精神。

軫溪小站，一列一列火車從大山的脈管
裡開過來，又向前方開過去，轟隆轟隆，猶
似徐文科們經久不息的誓言……

詩意裊繞三峨寨

沙灣有座三峨山，三峨山上有個寨，號
稱「三峨第一寨」。

李藍義軍從清代襲來，山民視為猛獸，
便在高險之處築寨為殼，把生命和錢財藏起
來。多少年過去，李藍起義化為模糊的歷
史，斑駁的石頭欲說還羞，無法訴盡「避難
山寨」的前世今生。

「彼世上桃源，千里桑麻紅日外；此洞
天福地，一鄉雞犬白雲中。」一副對聯道破
天機：此乃詩中之境。

詩人阿洛夫基詩興大發：「一隻雞不值
得尊重/因為它一直仰望你/一隻鷹不配受到尊
重/因為它老是俯視你/必須尊重那些平視你的
事物！」

他端坐在一垛殘垣上，一邊呼吸高山流
水的氤氳，一邊與眾詩人分享他的新作。

此時，一尊表情深刻的石頭，正與李小
平共話滄桑；一縷輕柔的風，愛撫著廖淮光
的額頭；一株草和一棵樹，與龍小龍握手言
和了；一隻與人為善的羊，咩咩地向程川問
好；遠處，美女峰上的女神，與沙雁，互送
了秋波……詩人們的靈感就要噴發了。

我也想寫一首詩：如此安然的人間，該
有一隻惡狼出沒，與我公平較量。無論失敗
的是誰，都能增強一首詩的悲壯美。

惡狼沒有出現。幾隻小鳥從蓬間驚起，
把詩句寫上雲霄。古寨門上，幾塊石頭咕嚕
咕嚕滾下山，成為鐵道忠實的道砟，為一首
題為成昆線的長詩，添上詩眼。

峨眉山的額頭在閃光
——讀郭沫若詩《峨眉山上的白雪》

峨眉山還在峨眉山那裡。
峨眉山上的白雪，還在峨眉山的白雪

裡。
那個寫《峨眉山上的白雪》的人，在哪

裡？
浴著一生一世最愛的月光，雪一樣繼

續白著，比雪更白，比月更白，直至化成銀
靄、紫煙和春水。他在另外一個除了白還是
白的虛空裡，就著浩浩蕩蕩的大渡河水，在
雄壯的山崖，在常綠的山野，在佈滿亂石和
荊棘的河灘，抒寫「滔滔不盡的詩篇」。

他是峨眉山上的魂。
這個背井離鄉的遊魂啊，他是否認識

我們這些迎迓他的故人？我們站在故鄉的村
口，排列成峨眉山下錯落有致的二峨山、
三峨山、四峨山，翹首盼他歸來。他是我
們「偉大的蒼涼」，我們是他「寂靜的家
園」。

那就讓我們記住他！而且，隨時想念
他——

此時，他就站在峨眉山那最高的山巔。
他是峨眉山上的白雪。

此時，我在峨眉山下，匍匐在早晨八點
半的春光裡，以虔誠的姿勢再次仰望一座山
峰。我看到了金頂的光芒，那是峨眉山的額
頭在閃光。

太平古鎮訪美

太平古鎮古得神秘，多少好色的人總撩
不開美女峰的面紗——

1和4，2和5，3和6……數字與數字的結
合，拉郎配或是兩相悅，都很智慧和美學。

古人聰明的腦袋我們摸不著，我們只看
到現實的好——

靈惠泉水甜；
鮑氏豆乾香；
太平鎮裡很太平；
美女峰下的美女，比想像還美。
如此絕色的山水和人物，應該佐以酒和

詩。
那個閒釣茶溪的大詩人，我們這些景從

的小詩人，都好這一口。
（註：郭沫若少年詩作，有「閒釣茶溪

水，迎風頌我詩」之句。）

綏山館裡少年狂
——讀郭沫若自傳《少年時代》

小小少年郎，在杏銀佈施的黃金中，漫
卷詩書。

慈母施以詩教，嚴師懲以詩刑。
一顆鵝卵石，越擦越亮。
翩翩少年狂，青春的岩漿快要撐不住他

的胸膛了——熾烈的火焰越燒越旺，攪動峨
眉山下的風雨。

一隻鳳凰驚飛起，一路狂飆。

大渡河畔戲正酣
——「沫若戲劇小鎮」記

悲劇，喜劇，正劇……
話劇，歌劇，詩劇……
川 京 昆 越 評 ， 生 旦 淨 末 丑 ， 唱 做 念

打……
峨眉山的風雲，大渡河的波濤，在一顆

碩大的奇幻彩石中，次第上演。

夏日
尋一處小院納涼

李勇鴻
如今，每到烈日炎炎的盛夏，生活在城

市的人們都有一個願望，那就是想回到遙遠

的鄉村老家，享受一份農家小院的清涼。

記憶中，兒時的關中農村小院，土牆

柴門磚瓦房，一條青磚鋪成小道繞著院子

四四方方。前院的牆頭長著帶刺的仙人掌，

一年三季都在默默生長，只有夏日開出黃燦

燦的喇叭花，特別芳香。院牆外種著梨樹、

棗樹、杏樹，院子裡卻只有一顆巨大如傘的

核桃樹，它將半個院子遮蓋得透不過陽光，

即是夏天的中午，站在樹下也格外涼爽。那

時，我有些不解地問父親，他說牆頭種上仙

人掌，耐旱不用澆水，花兒帶刺防賊防盜，

也防小動物亂爬亂闖。核桃樹桿光滑，樹葉

肥大，果實從春到夏都是青澀，不宜招蜂引

蝶，也可驅蚊防蠅，是夏天納涼最好的遮陽

傘。樹下的石桌石凳，一年四季都守望著家

園。後院是一方萊園，春天裡，父母去集市

上買回萊種，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開始種

瓜種豆，每天澆水施肥，過不了幾天，光禿

禿的一片泥土上就是綠意蔥蘢。夏季一到，

番茄結果了，南瓜開花了，辣椒每天都有由

青變紅的。傍晚時分，一家人坐在那棵核桃

樹下，吹著夜晚的涼風，看著院外的月亮。

口渴了，我就在月光下走進菜園，摘幾隻黃

瓜和番茄，不用水洗就送進口中，那種原生

態的甜香總是揮之不去，唇齒留香。

那時，時光慢，歲月長，父母守著一方

小院，也守著我們的成長。每當炊煙裊裊，

灶台蒸氣瀰漫，滿院子都飄散著農家的飯萊

香味。院子裡的石桌既是我們的飯桌，也是

我們放學回家的書桌，多少次，當我們正在

寫字時，腳下的小狗叼走了課本，樹上的小

貓搶佔了書包，于是，小院裡上演起人與動

物的打鬧，你哭我弄，雞飛狗跳，那些曾經

啼笑皆非的童年往事，寫滿了小院的一年四

季，到現在回憶起來，竟然還是那樣溫暖美

好。

人在年輕時都喜歡走出故鄉，去尋找詩

和遠方。可是，一旦住進水泥如林的城市樓

房，又不約而同的開始回望故鄉。兒時，那

個簡陋的小院卻成了生活的理想，和一生的

美好奢望。

夏日的週末，一位朋友約我們去郊縣

的一處民宿小院避暑遊玩。一到那裡，世界

彷彿變成了另一個模樣，這是一方安靜的小

院。有樹有花，前院繁花盛開，後院小橋流

水，籐椅木桌。清晨，聽鳥鳴，看陽光爬過

窗戶，灑一臉溫暖。午後的院子，綠樹蔭

濃，捧一卷書，斜臥竹椅，桌上茶香裊裊，

清風吹過。這樣的時光，工作中，生活上的

一切煩惱都拋到了九霄雲外。此時，喝點小

茶，發會閒呆，日子便一晃一悠地過去了。

在這裡我們都停下為生活而奔波的腳步，享

受著小院的一分清涼和人生片刻安寧和沉

澱，享受著生命最本真的恬靜樂趣。

其實，當我們老了，期盼能住在這樣

的小院，過一種極簡的生活，種菜做飯，種

下時光，守著夏日的清涼，也守著如水的月

光。

南北何的書香
林國熹

南北何是一個地名，位于石獅「八卦街」腹心地帶。南北何有

三幢古色古香的百年紅磚大厝，它座西朝東，面對糖房街，背靠赤

魚街，北臨城隍街，南面是舊鐘樓上方的上帝街。南北何世世代代

傳承著閩南渾厚的鄉土文化，它獨樹一幟，安于一隅，是僑鄉商品

鬧市中的一片幽靜綠洲。

南北何日久歲深。早在1660年清代禁海年間，南北何居住著

從永寧衛搬遷而來的佘氏家族，時稱佘厝圍。後清代開放海禁，

佘氏族親搬回鰲江居住，此地便易主當地富商何家。南北何場地開

闊，古厝一字型排列，因中間居住朱氏北何女婿，頭尾兩幢為何氏

兄弟，故名稱南北何。在清代，南北何最出名是北何古厝。古厝主

人系三代相傳書香門第。至何賢謙先生這輩，他不僅善于經商，還

發揚光大先祖儒商文化，在古厝興辦私塾，教書育人，造福鄉民。

何先生學識淵博，熟讀四書五經，其創辦的私塾學堂教導有方，

小城名門子弟均由此地入讀進仕，因而桃李滿天下，是盛極一時的

文化中心。傳聞，參加鄉試科考的學子都要到此地拜訪掛名，聆聽

先生指點教誨。此外，北何古厝還有一間高雅寬敞的藏書小屋，人

稱「何厝書房」。何先生惜才愛書，他在先祖傳書基礎上，擴大書

籍收集力度，把藏書事業發展成規模。如儒家著作，道教文書，易

經八卦，籠吹曲藝，唐詩宋詞以及古漢語文學和經典小說。更為甚

者他還廣為行善，為文人提供閱讀空間和交流場地。北何古厝蘊育

著民間文化，私塾和書房享有盛譽，社會作用遠勝于官方機構，其

馳名中外，蜚聲島國。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何厝書房」尚存有大

量書藉，且有不少書頁發黃的老舊孤本。童年時代，我常找同學好

友阿頭借書閱讀，《山海經》，《再生緣》，《二十年目睹之怪現

狀》等經典常讓我流連忘返于古厝的歷史文化走廊。

阿頭是何先生後裔。父親何木水繼承先輩曲藝事業，在地方名

聞遐邇。他擅長閩南民間音樂曲藝，號稱南鼓王，系樂壇聖手籠吹

專家，非遺文化繼承人。阿頭原名何清河，人長得高大帥氣，腦袋

聰敏多智。在學校，他會路見不平幫小兄弟打架，也會讓自私的同

學隨身水壺變成尿壺。他是同學公認的頭領，久之尊稱阿頭，別號

傳入社會便替代了真名。

阿頭稟承先祖愛書的文化遺風，認為書是智慧的源泉，是人類

進步的階梯。他郵訂上海刊物《故事會》，常組織同學在「何厝書

房」讀書講故事。有一天，我繪聲繪色講述「孔子拜師」，阿頭一

高興便獎勵一技鉛筆和一本算術薄。

後來阿頭迷上攝影，常曠課去照相館學藝。期間，我俠肝義膽

地代理他的課堂作業，承擔欺瞞老師的艱巨任務。為犒賞我，便讓

我星期天到他家看書，中午免費補貼地瓜午餐，並破例讓我帶書回

家觀看。「文革」期間，南北何成為「封資修」文化陣地。「何厝

書房」大量藏書被焚屍滅跡，北何古厝大廳正中懸掛的清皇朝御賜

「聖旨牌」橫匾也不翼而飛。此時阿頭痛心疾首，幾年後便改弦更

張。跟隨父親熟練籠吹曲藝後，他利用空寂的「何厝書房」開設攝

影工作室。在執著的事業心驅動下，他刻苦耐勞，努力學習提高技

藝，力求光影圖像的至臻完美。

時光流轉，歲月更迭。南北何古厝已經破落頹敗，「何厝書

房」也早成廢墟，但它的文化底蘊卻綿延流長，它的歷史作用世代

激勵著奮進的僑鄉人們。如今，南北何家族人才輩出，國家公職人

員，攝影師，企業家，曲藝家，民間風水道士等精英層出不窮。

2011年8月10日《海峽都市報》專題報道「何清河：多面樂手的「蘢

吹」情結」採訪文章，綜述石獅南嬌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文

化俠客」阿頭的蘢吹技藝，相機收藏，遍及神州大地的攝影足跡和

山水，人物，奧運，跨國界商業廣告等藝術內涵豐富的視覺圖像。

該文的發表再次把南北何的歷史功績和傳統文化呈現在人們眼前。

春花爛漫之時，我在龜湖公園邂逅阿頭。他正支著三腳架在調

試由巨資購置的相機鏡頭。後他與我相約，說「八卦街」在重修拆

建美化，有空到南北何看看吧！我說好啊，一定要去，重溫歷史，

留住文化，還有永不飄逝的書香……


